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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是个传奇人物，他与诸葛亮

一样，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个历史上的青田人，因为地域划

分，现在成了文成县人。他的裔孙刘

骁，自1402年徙居瓯海区仙岩街道的

穗丰村，后裔繁衍2000余人，2011年，

还出资建造了一座伯温楼。

当我站在楼前，心里不禁无限感

慨：这座高58.86米、占地面积达4200

平方米的楼宇，就建在锣儿岛上——此

岛四面环水，河道恰逢四水交汇，因而

异常宽广。清清的塘河水，倒映着楼阁

飞檐，仿佛在天地间悬起一面明镜。

迈进大楼，楼内设有弘道、艺术、民

俗、瓷器、村史等多个展馆。

据介绍，伯温楼为比照武汉的黄鹤

楼而建：外五层，内九层。登上顶层俯

瞰，但见村落河道蜿蜒，稻田一片碧绿，

而一场不约而至的夏雨，让我们见识了

夏雨的激烈，也恰应了刘基诗中“风驱

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雨过不

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的意境，心

中有个疑问，建伯温楼于此处，是刘氏

后裔有意为之吗？

下楼后，我到村落探访，想找一本

《刘氏家谱》翻一翻，却无果。无奈之

下，又返回伯温楼。

据楼内介绍，建文四年（1402）为避

靖难之变，刘伯温之孙刘骁，从青田（今

文成南田）避难徙居穗丰，推算一下时

间，迄今已经六百余年。遥想当年：一

家老小趁着夜色，一叶小艇载着典籍家

当，顺流而下，孩童抱着祖宗牌位蜷缩

在船舱中，窸窸窣窣的声响，犹能可闻，

那是一幅怎样仓皇的画面。

回家后，意犹未尽，就到图书馆找

了一套《诚意伯文集》，逐一翻看，竟找

到了不少田园诗。其中《田家》最是动

人：“野老柳阴下，牧童牛背歌。相逢不

相识，自说住山阿。”寥寥数语，竟与少

年时遇见的放牛老叟形象神似。又见

《夜坐》：“江城阴气凝，积雨春凄冷。芳

草忽复青，东风与吹醒。汀洲水云澹，

林薄烟火迥。坐待月轮出，前溪柔橹

静。”一幅江南水乡模样。

——恍惚又觉得这就是伯温楼前

四水汇流的写照。

刘基其实与瑞安人交往颇多，他的

文集里赠送高则诚的诗就有8首之多。

如《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其四

曰：“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

圣意，伐罪乃天讨。运筹中坚内，决胜

千里道。”只是不知这个“军”，指的是哪

个军？

他还有《次韵高则诚雨中三首》，对

故友进行了鼓励。但我觉得，以网络中

找到的《赠高则诚归田》最见风骨：“解

组归来理故书，山中多是白云居。莫嫌

野老知君少，曾读先生《琵琶》初。”诗中

既有对《琵琶记》的赞誉，又暗藏归隐田

园的期许。可历史总是遗憾的，我们既

找不到高则诚的原诗，也找不到他的回

赠。可叹啊，空谷回音，遥不可闻。

我们站在伯温楼上，四下视野开

阔，我们的感慨也是宏大的：到底是刘

伯温的伟大，造就了这些后裔的强大，

还是后裔的强大，重现了六百年前祖先

的荣光！

如今的伯温楼，已成为新的塘河八

景之一，从它高耸云天，傲视八方，气宇

轩昂的气质来看，它是当得起此说的。

这座用族谱砖石砌就的乡土文化地标，

既是血脉的图腾，也是古老文化的一种

精神。

每当暮色四合，楼体灯光次第亮

起，九重飞檐化作金色琴弦，弹奏着瓯

江潮涌的千年韵律。

慈居楼下二哥画室外的大花盆里，那

株百香果，今年又结了果实，比往年都多。

这株百香果，是二哥从友人鲍君处取

来的，有好几年了。当初植在大花盆里，

树干只有一尺来高，很不起眼。江南的天

气，四季阳光充沛，春秋雨水多，夏日炎

热，冬季极少有冰冻。这样的气候，适宜

百香果的生长。这株百香果不用施肥，不

久就生出细枝。无数的细枝仿佛有灵性，

都朝墙壁方向突突往上长，仿佛它知道户

外才有阳光雨露，然后贴墙向左右延伸，

却不会钻入一旁的窗口。倘若夏日晴热

得久了，百香果的叶子就显得干燥萎顿，

看似一个醉酒的人，无精打采的。在这些

日子里，母亲就到画室用水舀取自来水，

浇灌它，让它的根部保持湿润。百香果渐

渐茂盛起来，在次年的四五月间，竟长出

了一些果实，不多。

谷雨前的某日，我到慈居看望母亲，见

百香果枝叶繁茂，贴墙而蔽，绿意掩隐下的

墙斑驳陆离，竟美如一幅油画，便取手机拍

下一照。谷雨后，雨水颇多，连日地下，百

香果的叶子就比往年更为茂盛，斜枝上横

生出细藤，像女子额前烫的刘海，卷着圈

儿。果苞也在藤尖打起朵儿，才隔几日，颗

粒般的果实渐渐在枝上出现了。百香果绽

放的花，那种美我难以描写，花蕊是淡淡的

鹅黄透绿，看似像豆芽，却又不像。花蕊四

周是丝状的瓣，颜色由紫色变成白到弯曲

的瓣尖，甚是清雅。百香果的花，不像柱顶

红的花，艳红得叫人心里起腻。也不像六

月雪细小的白花，素得于绿白相间的叶上

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清丽。百香果的花，倒

有春雨河畔少女拂柳的妙曼，这样的花，我

是舍不得将它从枝上撷取的。百香果的花

给我以清雅的感觉，其实果实也给我清雅

的感觉。百香果的绿，是清雅的绿，不是碧

绿那种，这样就有一种特别的好看。它圆

溜溜地垂悬在枝叶下，像元宵夜公园里挂

在枝上的小灯笼。

百香果长得大了，使我起了将它摘下

在手中把玩的欲念。但是母亲不去摘，为

的是那一种自然的果实之美，赏心悦目。

母亲时常站在百香果旁看，看日渐长大的

果实，脸上充盈着笑意。有时候，母亲指

着绿叶丛里，对我说“这里还有一颗大

的”。母亲是在静享这些果实的好看呀。

前些年，长熟的果实，最后尽数被路过的

人摘了，对此，我生出一些嗔意。母亲说：

“人家喜欢，摘去了就是嘛。有啥好生气

的？”听了母亲这话，我感到羞赧，惭愧自

己心胸狭隘。

今年果实长得多，我摘了一些尚未熟

透的果实，用来煮水果茶。据说喝百香果

茶，有助于消化。百香果茶，缺少如苹果

茶、鸭梨茶那般香，却有点野草的清气。

喝着也无苹果茶、鸭梨茶那样甜，只略微

觉得有淡淡的苦味。这于我，却是恰到好

处了。就像有人喜欢茶的酽苦，有人喜欢

茶的甘淡，有人喜欢白开水的无味。我想

找到写百香果的古诗，体会一下诗人心中

百香果的寓意，却没有找到。 据说百香果

是明清时才传入中国的，可能外来物难入

诗人的意境吧。

记得前些年，结完果实的百香果，叶

子就失了光彩，长势也缓了。入了秋，有

些叶子开始枯落，显出曲干斜枝的孤独。

季冬后的百香果，新叶开始绿油油地长出

来。春天不远了。

伯温楼，一池草色万蛙鸣
■林新荣

百香果
■李浙平

过去生活在农村的小孩儿，虽然条

件艰苦，但上树掏鸟窝，下河捞河蚌，玩

的活儿多，无疑是开心的。特别是夏

天，村子里环绕的河流，绿云蓊郁的竹

林，是我们避暑的“乐园”，一天到晚，可

以乐此不疲。

今儿个说的是捡鸭蛋的事。那时

候，鸡蛋、鸭蛋可是“滋补品”，有些人家

舍不得吃，攒足了，就拿去卖，换几个零

钱，贴补家用。偏偏那鸡也吝啬得很，

你天天守着鸡窝，就是不见蛋，有些母

鸡还“抱窝”了，母性大发，只是蹲窝不

下蛋。但农村人自有“土方法”，就在鸡

屁股后面用小木棍拴上一布条做的“小

旗”，让母鸡整天举着一面“小旗”跑来

跑去，让它觉得后面一直有东西在追

它，它就不停地跑。那鸡也会害臊的，

它一跑进鸡的队伍里，鸡们一看“异类”

来了，经常一哄而散，过段时间，母鸡也

就正常下蛋了。

相比鸡，鸭子就有点“流浪”，不大

服从管理。鸭子喜欢水，喜欢河流，我

们在河里泅水的时候，它们还会与我们

抢地盘。它们大摇大摆在河面上划水，

或潜水抓鱼，或仰着脖子“嘎嘎”，根本

就不把我们这些“小屁孩”放在眼里。

你去赶它们的时候，有几只凶的，还扑

棱着翅膀，飞过来要啄你。

最有意思的是，你给它们圈好了一

处归家的“棚舍”，它们可是早出晚归，

勤劳得很，白天连个影子都不见，所以，

生的鸭蛋，也就不一定在“棚舍”里了。

这给了我们小孩儿机会，也就有了一项

乐此不疲的趣事——捡鸭蛋。因为捡

过来的鸭蛋也不知道是哪只鸭子生的，

是谁家的鸭子，所以也就没人追究，而

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奖

赏。大人们也比较开明，虽然平时家教

很严，拾金不昧都是强调的，但对于这

种“流浪鸭蛋”，也就默许成一件乐事

了，如果没有捡回来，也大凡成为蛇或

者昆虫的美食。

我经常去察看的地方，是竹园东边

的一块尖角。那是竹园突出的三角区

域，硐桥的水汤汤而过，水边有几棵桉

树站成天然屏障，里面就是密密的竹

林，平时少有人涉足。那天，我在河里

泡累了，没有按照往常惯例，从河埠头

上岸到大路，临时起意攀住那几棵桉

树，进了竹园。就在我踩着满地的落

叶，拨弄开横七竖八的竹枝，一低头，我

的眼睛一下子定住了。你猜，我看到了

什么？一个浅绿色的鸭蛋静静地躺在

“窝”里。这个“窝”选得可真好，紧靠着

河边的“坎”，鸭子从河里可以毫不费力

地跳上来，“坎”挡住了东面的来风，前

面又有竹林的掩护，鸭子蹲在树叶与野

草垒成的松软的“窝”里，想生蛋就生

蛋，可以说毫不受干扰。

自从尝到了甜头之后，我就隔三岔

五到那方“宝地”逡巡一番，总是有一些

收获，有时候还不止一个。听大人说，

鸭子选定地方生蛋后，一段时间不会挪

窝，除非它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了。我

越发小心翼翼，一方面怕其他小伙伴发

现，一方面也怕撞到鸭子，吓跑它。

因为时不时有鸭蛋收获，我的伙食

也有了一些改善，那段日子，我的心像

乐开了花一样。对于儿童来讲，还有什

么比期待成真的幸福更美的呢？

但是好景不长，我最后一次蹑手蹑

脚过去的时候，与正蹲窝的鸭子撞了个

“面对面”，鸭子连续发出几声尖锐“嘎

嘎”抗议的声音，毫不犹豫起身，从“坎”

上一跃而下了，徒留下还有余温的“窝”

和几缕羽毛。

现在想来，童年时捡鸭蛋的趣事，

和长大了中奖、中彩票等所带来的快乐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那种期待与渴盼

的实现，但对于儿童世界，诸多快乐，哪

比得上这份纯粹呢？

在这个世界上，人皆不愿进医院，但终

难逃求诊问药。前不久，陪哥哥赴京就诊，

亲历手术室外的煎熬等待，也目睹医院里

太多令人动容的瞬间，那些画面至今仍在

心头挥之不去。

住院部病房里，除了每天下午一小时

探视外，其余时间家属是一律不让进的。

于是，临近探视点，病房外就挤满黑压压的

人群：有人贴着门缝踮脚张望，有人攥着保

温桶来回踱步。终于到点，那扇紧闭的大

门总算打开，众人如潮水般涌入，快步来到

各自亲朋的病房。他们装作云淡风轻地嘘

寒问暖，转身却掩不住脸上的担心与凝

重。不过，比起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这普

通病房的氛围还算相对轻松的。

手术当天早上八点，我们目送哥哥进

入三楼手术室后，挪步到四楼的家属等候

区。那里有一排排整洁的座椅，有随时可

点的茶水和美食，还有一个环境雅致的书

吧。然而，尽管如此，这仍注定是个让人坐

立不安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块手术室宣教

栏，却几乎没人关注一旁的二维码，倒是上

面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心愿卡特别引人注

目，字字句句饱含亲人深切的爱。我精心

挑选了一张绿色心形卡片，颤抖着写下：祝

亲爱的哥哥手术顺利，好运相伴！虽然因

紧张写出的字歪歪扭扭，但我固执地相信，

因着兄妹心连心，这份美好祝愿定能穿透

手术室那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带给哥

哥幸运和力量。这时，一张黄色的心愿卡

掉落下来，我拾起来一看——“祝女儿手术

成功，平平安安。”显然，这是手术室外一位

母亲或父亲对宝贝女儿最揪心的期待。我

把卡片小心翼翼贴回原处，那一刻，素不相

识的我们仿佛因同一份牵挂而心意相通。

等候区最吸引家属注意的当属那块电

子显示屏，那里的每一条动态消息都牵动

着现场每个人的心。高度近视的我即便坐

在第一排座位，也愣是看不清上面的字，于

是干脆直接站到显示屏跟前一动不动地盯

着看。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

是一个世纪，屏幕上反复滚动着“手术进行

中”字样，我的心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为

了缓解自己过于紧张的情绪，我想去书吧

看会儿书，当我随手拿起一本《发现你未知

的幸福》，却是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不想

发现或找寻什么未知的幸福，此刻的我只

渴望一个最确定的幸福——哥哥的平安。

不知过了多久，屏幕上“手术结束”四个字

犹如一串胜利的音符，出现在哥哥的名字

后面，侄女和侄子的欢呼声，让我瞬间红了

眼眶。而后，广播传来接人通知，我们激动

地一路小跑过去。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

我们看到的是哥哥带着微笑的脸庞。那一

刻，我的幸福是如此纯粹而具象化！

手术室对面的重症监护室，更是上演

着人间最沉重的守护。白天，来自全国各

地的患者家属，焦灼不安地守候在离监护

室不远的大厅里。渴了，从包里掏出矿泉

水喝上几口；饿了，随便啃几口面包对付一

下；困了，席地而坐打个盹。监护室那扇森

严的大门每一次打开或关闭，都像重锤敲

击在紧绷的弦上，猛地牵动他们的神经。

要是医生或护士出来喊着“某某家属”，他

们便一边大声应答一边慌慌张张地跑过

去。到了夜晚，不只大厅，就连稍远处的走

廊，也都有他们就地睡觉的身影。有蜷缩

在躺椅上将就着睡觉的，还有半坐半靠着

椅子似睡非睡的。曾问起为何不住酒店，

一位皮肤黝黑的大娘无奈地说：“别说酒

店，就是最便宜的民宿，一天也得一百多，

咬牙省省也就过去了。”一位面容憔悴的中

年男子伤感地说：“妻子躺在监护室里还没

醒，再难再累我都不忍离开半步。”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医院就像一面镜

子，映照出生命最本真的模样。病房外的

等待，心愿卡上的祝福，电子屏前的守望，

监护室外的不眠夜，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

相——人间烟火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波

澜壮阔的传奇，而是平凡人在苦难中攥紧

的那一点微光。

那几天选择包吃包住的桐庐芦茨村民

宿，除了纯粹放松，一是看看被文字滋养千

年的富春江，二是瞻仰迁客骚人笔下的严子

陵钓台，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欣赏过上游的新安江，领略过下游的

钱塘江，竟未涉足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

绝的中游富春江，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

议。或许世间有些相遇犹如朝圣宫殿，须

迈过层层台阶，大自然也无例外。“风烟俱

净，天山共色”，吴均《与朱元思书》笔下的

富春江，耳熟能详。“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

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

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

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

说‘一川如画’。”郁达夫借小说《沉沦》表达

他对富春江的感受，令人心驰神往。机缘

瓜熟蒂落，是见面的时候了。

那几天，阴雨绵绵，躺平休闲心安理

得。房间得天独厚，足不出户，就能坐享风

景，抬眼，窗外碧绿的富春江支流，尽收眼

底。雨声时而磅礴时而淅沥，一任阶前，听

雨到天暗。

第二天，骤雨初歇，便迫不及待奔赴念兹

在兹的严子陵钓台。上了车，司机告诉我，去

年启动景区改造，至今还没开放呢。心有不

甘，追问怎么可以看到呢？司机说，坐游船，

也只能远远看几眼。没有更好办法，而游船

可近距离欣赏富春江，也算一举两得。

游船码头在龙门湾。而龙门湾一带，

素有小山峡之誉，也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

图》主要取景地。江水温婉碧绿，夹岸高山

皆生寒树，天山共色，心旷神怡。不久，船

上导游指向右侧，那就是严子陵钓台。钓

台依山傍水，一块白色巨大照壁横亘江边，

黑色篆书“严子陵钓台天下第一观”依稀可

见。左边是牌坊，通过相机，可以看到匾额

上题写的“山高水长”。导游补充道，牌坊

后面也有一块照壁，正面为《严子陵钓台

文》，背面是一幅石雕山水画，节选于黄公

望的《富春山居图》。景区内还有严先生

祠、天下第十九泉、华东第一碑林等景点。

这些景点虽然不能目睹，但能耳闻，略胜于

无，也心满意足。

最后导游遥指山顶一处岩石说，那是

钓台，严子陵隐居钓鱼的地方。他和东汉

光武帝刘秀是同窗，也是好友，刘秀即位

后，多次聘请他，即使被封为“谏议大夫”也

不为所动，退居富春山，隐姓埋名，终日和

山水为伴，钓鱼为生。这种不汲汲于名利

的高风亮节，备受后人称誉，也吸引了诸多

诗人来此对话。

这些佳话，在龙门湾游船处的云峰烟水

阁，有专门介绍。一楼迎面而立的电子屏幕

别具一格：一条蜿蜒曲折的富春江，沿岸站

着严子陵、方干、范仲淹、李白、谢灵运、陆

游，个个玉树临风。画面将历代诗人和富春

江的关联具象化，让人一目了然。他们或漂

泊在此，或仕途坎坷，是富春江的山水治愈

了他们，他们也赠富春江以诗文。特别是范

仲淹，被贬到睦州（现在建德，当时辖境包括

桐庐），桐庐的山水和人文底蕴，让他心中百

结疏朗，他在《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所言：

“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兴之

所至，写下了《萧洒桐庐郡十绝》，这十首诗，

都以“萧洒桐庐郡”开头。而严子陵更是他

的精神导师，任职期间，他修建了严子陵钓

台，并为他写了《严先生祠堂记》，高度评价

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后来他登岳阳楼的先忧后乐思想，也许

萌生于此。

我们入住的是芦茨村，主打民宿。雨

天，非周末，客人不多，吃饭时跟老板娘闲

聊。之前她做宾馆的，2016年在芦茨村开

始做民宿，现在芦茨村做民宿的有两百多

间，竞争厉害。生意难做乎？但老板娘气

定神闲，不怕，不怕，这里客源丰富，芦茨村

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一些退休人员结伴来

这里，基本住上个把月，包吃包住每天130

元，而且负责接送，生意很火爆呢。而她的

优势除了房屋干净，还有烧菜从不偷工减

料，这不是虚言，我们每餐鱼肉蔬菜俱全，

而且尽量满足我们的偏好。

一天早餐后，为了饭后消食，我们打算

去周边走走，老板娘指向对面咫尺之地的

马岭古道。前几天她推荐过，只是我们觉

得古道破旧，杂草丛生，不以为意。今天她

又一次推荐，便借坡下驴。

缠绕在半山腰的古道竟然携着潺潺溪

流蜿蜒而走，乍看一眼，我惊诧了，老板娘不

欺我也。回首细读入口标牌简介，浙江省一

级古道，路渠并行，全长20多公里，又一次

让我惊诧了。古道以老石板、河卵石铺成，

一米二左右，比肩的水渠宽度跟古道不相上

下，溪水清澈，流水淙淙，斗折蛇行，明灭可

见。所经之处，古木参天，竹树夹道，凉意阵

阵。一路赞叹一路后悔，人呀，总会被惯性

思维左右，如果前几天行动，一定会走完这

条古道，还能探秘隐藏于大山深处的芦茨古

村、茅坪古村、石舍古村风采。因中午动车

回家，走了个把小时便返回。带着悔意回到

民宿，抬头辨认古道位置，山上绿树成荫，蒙

络摇缀，古道无迹可寻。

世事有时就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

然严子陵不遇，但遇到独一无二的古道，也

算圆满。

访严子陵钓台不遇
■张秀玲

捡鸭蛋
■孔令周

医院里
■金洁


